
2

月

23

日晚， 西安中学高三学生林嘉文， 因抑郁症在家

中跳楼自杀。 他的追悼会

25

日举行， 遗体也已火化。

林嘉文， 出生于

1998

年

5

月， 就读于西安中学高三

26

班。 他被誉为 “史学研究天才少年”。 著名历史学家、 宋史大

家李裕民教授盛赞其为 “解放后如此年龄著书写宋史的第一

人”， “解放以后最年轻的具有学术研究能力的作者”。

这个天才少年的突然离去， 让不少人都扼腕痛惜。 但在

这个被称为 “史学天才” 的高中生自己看来， 这样的离去并

非是 “草率的轻生”， 却是经过 “对生死的深思熟虑”。

是什么让天才少年走到了这一步？ 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、

省社科院公共政策所所长杨建华及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心理科

主任徐方忠博士等专家都扼腕叹息： 内心的孤独使他选择了

不归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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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林嘉文的去世， 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 、 省社科

院公共政策所所长杨建华表示扼腕痛惜。

在他看来 ， 林嘉文研究的是历史 ， 历史使人明智 。

但也可能正是思想太深刻， 使他感知到社会和人性假恶

丑的一面。 或者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时， 会更迷茫

更痛苦。 “林嘉文的观念深度和社会生活脱节， 如果再

得不到有效的纾解， 周围没有与他志同道合的知音， 那

么就会在少年的心里累积成更沉重的磨难。”

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心理科主任徐方忠博士认为 ， 最

后的悲剧或和林嘉文长期的异样情绪以及敏感的性格特

征有关， 而这个年纪又正值青春期， 发生心理问题的概

率较高 。 徐方忠表示 ， 在确实存在抑郁症状况的前提

下， 家人和当事人都应该对此有充足的准备， 并且进行

个别化治疗 ， “抑郁症在中国发病率达

3-5%

， 他们中

不少都需要入院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和药物治疗”。

2

月

19

日晚，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青年学者江绪林

自缢身亡， 震动学界。

23

日， 林嘉文跳楼自杀。 在杨建

华看来， 两起悲剧存在共性， “他们都是善良、 思想深

刻的人， 但陷于黑暗中无法排遣———就像莎士比亚在剧

作中提出的 ， ‘生存还是毁灭 ， 这是一个问题 ’。 当内

心的孤独使他们感觉到生存已成问题时， 他们可能只能

选择自我毁灭。”

林嘉文在自己的遗书中也有提及江绪林 。 舆论也有

猜测， 江绪林事件对于林嘉文最终选择自杀有着直接影

响。

“天才少年 ” 虽不常见 ， 但防范悲剧重演 ， 却需要

从个体到社会的努力。 杨建华说， 从社会大环境看， 我

们需要朝着公平 、 正义的方向 ， 着重建设好相关制度 ，

“使人感觉到前途光明， 社会向好发展”； 从家庭、 学校

的角度来说， 应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联系， “父母对

孩子多一些理解， 师长不要单纯以分数衡量学生， 要为

他寻找到思想情感共振的圈子 。 ” 至于到 “天才少年 ”

个体 ， 应更多地看到社会与人性善的一面 ， 相信真善

美， “也要树立这么一种人生态度： 立志通过自己的努

力， 贡献自己的思想———当今社会恰恰需要深刻的思想

去改造， 而不是在遇到个人痛苦时， 就选择自我毁灭的

方式”。

据 《钱江晚报》

都是善良、 思想深刻的人

但陷于黑暗中无法排遣

他是

18

岁的花样少年， 已出版两本史学著作， 却选择了不归路

是什么“杀”了史学奇才林嘉文

离开前 ， 林嘉文还不忘给爸妈留下

叮咛： 他担心父亲家长制的脾气和宅男

似的饮食追求， 嘱咐妈妈多抓工作 ， 多

去挣钱。 这对父母， 从不吝惜为儿子的

兴趣投入精力和金钱 ， 让他得以 “恣

意” 买书， 以致家里的角落都用纸箱垒

上了藏书。

除了对父母的最终关照 、 对恩师们

和对心理医生的感激外 ， 这封有着

10

条内容的遗书里 ， 林嘉文还向 “朋友 ”

们致歉， “抱歉我给过你们一些错觉”。

但同时， 内文中亦可看出他曾尝试去适

应与世界相处， 努力放下他觉得自以为

是的精神洁癖， “但我天性敏感 ， 总是

善于从在貌似愉快的氛围中发生的小小

分歧里窥探出自己与别人的殊途 ， 让你

们为我这么一个于你们活下去无意义的

人耽误了些许时光。”

林嘉文对于自己热爱的历史研究的

看法 ， 则被他放在了遗书的最后一条 。

这个在别人眼里常常沉醉、 巡阅于史学

书海的少年奇才， 也曾一度对自己的灵

魂归属产生困惑： 自己是否真的喜欢历

史？ 还是 “只是把它当作一份熟悉的工

作 ， 习惯下来 。 ” 但走到生命的最终 ，

他还是承认了 “自己对历史研究的日久

生情 ” 。 而之前在媒体上抑或私下里 ，

他总冷冰冰地说历史研究只是渐渐随年

岁长进而被他习惯的工作而已 ， “但活

到最后， 对之还是曾有过牵挂。”

此外 ， 谈到自己的两本著作 ， 他的

最终评价却是 “烂到算作草稿都不配 ，

但我对我的学问有信心”。

而在史学家李裕民看来 ， 林嘉文的

水平一般的历史学博士也达不到 ， 带博

士也带不到他现在这个水准。

关于人生 ， 林嘉文的悲观和失望亦

可以从其遗书的最后一段窥见一斑 。 他

觉得一个人喜欢追索 ， 哪怕是对任意领

域的， 都会受到现实的阻挠和精神的压

迫。 “问太多 、 想太多是种折磨 。 因为

这样的情况下 ， 人会很难活得简单肤浅

起来。”

事实上 ， 早在去年年底 ， 林嘉文在

接受媒体采访时 ， 就或已经表现出了抑

郁的倾向。 而在遗书中 ， 类似的表述亦

有存在， 他觉得自己的离开并非草率轻

生 ， 不仅是感性地对抑郁 、 孤独的排

解， “也是种变相地对我理性思考之成

果的表达。”

被曝光的遗书 “抱歉我给过你们一些错觉”

2

月

23

日晚上

11

时左右 ， 林嘉文

在给一位平常接触较多的老师发了封邮

件后， 从高楼纵身跃下。 常人眼里难以

逾越的生死界限 ， 他却迈得平静又坦

然。 在遗书里， 他说： “未来对我太没

有吸引力了……仅就世俗的生活而言 ，

我能想象到我能努力到的一切， 也早早

认清了永远不能超越的界限……”

此前 ， 林嘉文患抑郁症已有一段时

间 。 每个傍晚 ， 这个

18

岁的孩子必须

用水送服药片 。 而在他此前的博文中 ，

也表露出超乎年龄的冷静， 以及内心深

处的抑郁倾向。

根据记述：

2014

年

6

月， 林嘉文高

一， 他的第一本书出版， 但他 “拒绝配

合出版方和学校的任何宣传， 并要求隐

瞒年龄 、 不要炒作 ”。 及至第二本书出

版， 他面临的舆论反应印证了 “自己此

前的担忧”：

“如今的社会 ， 很多人不太欢迎别

人的年少成名， 大家对年少有才华的人

并不看好， 会顺理应当地认为其中有作

假 ， 或者想当然地料定别人会 ‘伤仲

永’。” 林嘉文曾这样说。 他说， 自己早

已觉察到媒体的压力和被捧杀的可能。

25

日， 记者曾试图多渠道联系其家

人与老师， 但对方都婉拒了采访。

从之前的媒体报道来看 ， 林嘉文成

绩较好， 且对秦汉史 、 道教 、 宋史等领

域研究颇深 ， 但也因此 ， 林嘉文曲高和

寡， 周围能与他交流的人不多。

同学称他为 “林老师 ” 。 虽然这个

架着黑框眼镜的大男孩 ， 有时不大合

群 ， 也有同学因为他 “不爱打扫卫生 ”

而不大喜欢他 ， 但还是不得不承认 ： 他

那么优秀 ， 这让他的孤傲也变得 “有

理”。

当同级的同学们正为高考拼命 ， 他

却一边复习 ， 一边出了两本书———《当

道家统治中国

:

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

汉帝国的迅速崛起 》 、 《忧乐为天下 ：

范仲淹与庆历新政 》。 仅看书名 ， 就令

人称叹。 而他的学习成绩 ， 也依然一如

既往地名列前茅。

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生方向 ， 林

嘉文在初中时便已认定 。 在 《忧乐为天

下： 范仲淹与庆历新政 》 出版后 ， 林嘉

文还曾表示自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得益

于有一颗平常心 ， “不论参加什么活

动， 我看得都淡 ， 因为做学问不能急功

近利， 要潜下心来。”

假使按照正常的人生路向 ， 即将高

中毕业的他 ， 会很快迈入北京大学历史

系就读本科 。 然而这段在外界看来璀璨

的年少人生， 却在那天晚上终结。

早逝的“史学奇才” “未来对我太没有吸引力了”


